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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存录嘉兴女诗人研究 

李枝林
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清代嘉兴府勾连江浙，毗邻苏杭，灵秀宝地孕育出了数量可观的闺秀诗人。她们工书善画，才艺俱

佳，在文学艺术领域建树颇丰。晚清黄秩模编刻的《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据

此书所录，嘉兴府闺秀才媛数量仅次于杭州府，位居浙江省第二。从文献视野爬梳《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中所收嘉

兴地区的诗人数量、生平及诗歌创作，将有利于了解嘉兴闺秀诗人的分布情况及创作特点，再现她们的生存状态及

家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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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期。女性文学也在这时有了长足的发展，闺秀才媛们在文坛上开疆辟土，建树颇丰，清代

女性诗歌创作出现了彬彬大盛的局面。晚清诗人钱栻说:“我朝闺阃之诗，远迈前代。”［1］909女性诗歌总集的编刻正是在这样的

文化背景下蔚然成风。据当前可见资料显示，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收录千人以上者现存仅3部，即乾隆时期汪启淑所辑《撷芳集》、

道光时期完颜恽珠所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合称《正始集》)和咸丰时期黄秩模所辑《国朝闺秀诗柳絮

集》(以下简称《柳絮集》)。《撷芳集》实收诗人1853位;诗作6029首，《正始集》共收诗人1526位，诗作2965首;晚清江西黄

秩模编刻的《柳絮集》实收诗人1949位，诗作8343首。《柳絮集》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以此集为样本对清代

女性诗歌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及参考意义。 

对《柳絮集》所收诗人的所属地域进行统计后可知，集中所录诗人多为南方诗人，占九成还多，其中江、浙两省几占七成。

由苏南和浙北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清代女诗人的集中区域。如表1、表2所示。 

表 1《柳絮集》中江苏省女诗人分布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苏州府 285 松江府 127 常州府 113 扬州府 103 

镇江府 55 太仓州 52 江宁府 39 通州 27 

淮安府 9 徐州府 2 海州 0 海门厅 0 

 

表 2《柳絮集》中浙江省女诗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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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杭州府 304 嘉兴府 54 绍兴府 33 湖州府 28 

台州府 5 宁波府 3 金华府 2 严州府 1 

温州府 1 处州府 1 衢州府 1   

 

根据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所录，对浙江地区的世家大族进行统计又可知，女诗人的分布情况与世家姻亲关系

密切，或成正比。参见表3。 

表 3《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浙江省文化家族分布 

府/州 数量 府/州 数量 府/州 数量 府/州 数量 

杭州府 92 嘉兴府 69 绍兴府 19 湖州府 34 

台州府 2 宁波府 13 金华府 1 严州府 1 

温州府 2 处州府 1 衢州府 1   

 

从表1、表2中不难看出，江、浙两省的女诗人分布都极不均衡，均以首府为中心向四周辐散。嘉兴府闺秀才媛数量仅次于

首府杭州，位居浙江省第二。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录及浙江省文化家族姻亲关系时，首列嘉兴府。由表3可知，嘉

兴府文化联姻家族数量仅次于首府杭州，达到69家，远超绍兴、湖州等其他诸府，这也部分解释了嘉兴府闺秀才媛数量可观的

现象。浙江省各州府文化家族联姻的数量分布大致与女诗人的分布情况成正比。除了杭州府，嘉兴府既是浙江省女诗人的活跃

重地，又是文化大族的集聚之所。正是由于嘉兴地区注重诗礼传家和文化联姻，才使得清代嘉兴府的女性文学熠耀生辉。根据

清代版图中各府地理位置，嘉兴府位于浙北，靠近苏南，毗邻苏州府、杭州府、松江府和湖州府，这四府均为本省女诗人集聚

重镇。勾连江浙，毗邻苏杭，嘉兴府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为当地闺秀才媛交游酬唱、往来互答提供了便利，虽非首府，但却是江

南闺秀集聚地中不容忽视的灵秀宝地。研究嘉兴地区的闺秀诗人及诗作，从而见微知著，有利于了解江南地区的闺秀风貌，把

握清代女性的诗歌创作。 

一、清代嘉兴地区女诗人及创作分布概况 

清朝时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也较之前代更为繁荣。嘉兴地处长三角地区，加之宋代有不少北方世家大

族因躲避战乱而南迁嘉兴，嘉兴府的经济文化实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成为江南流域的一个文化重镇。官宦之家注重诗礼传家，

闺阁女子自然也多受浸染。未嫁受父教，既嫁从夫学，老年得子扬，是众多闺秀诗人的文学基本轨迹。富庶的江南经济为闺秀

诗人提供了物质条件，浓厚的家学氛围又给予了她们精神支持，嘉兴地区的女性作家以自己的文笔诗创为清代文坛添砖加瓦，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如前表所示，《柳絮集》中共收嘉兴府女诗人54人，她们分散在嘉兴府7县中。试将《柳絮集》中的嘉

兴诗人及创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①2 

表 4《柳絮集》中嘉兴府女诗人、诗作分布 

县 诗人/人 诗作/首 县 诗人/人 诗作/首 县 诗人/人诗作/首 县 诗人/人 诗作/首 

平湖 14 35 嘉兴 10 27 秀水 9 29 桐乡 9 15 

                                                        
2①注:这里只统计嘉兴籍女诗人，对于迁移嘉兴以及适婚嘉兴者，未予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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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 6 82 嘉善 4 10 石门 2 2    

 

从表4看出，在女诗人和诗作分布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均衡性:诗人多集中于平湖、嘉兴、秀水和桐乡四县，其中平湖最多，

其他三县相当;诗作主要集中在海盐和平湖两县，其中海盐县以其82首的存诗数遥遥领先，其余诸县，除石门和嘉善数量相对较

少外，大都存诗数差不多。反差最大的当属海盐县，诗人只有6人，诗作却有82首，其中有67首均来自女诗人朱璵。据《柳絮集》

中所录，多数诗人都仅存1～5首不等，仅少数诗人存诗超过10首。当然，这自然是和女子多作词作有关，但根据这些数据，我

们依然可以窥探到清代嘉兴女诗人的创作情况。嘉兴各县数量分布的不均衡实际也和地区位置的优劣、远近以及文风的浓郁程

度大有关联。嘉兴下辖七县中，海盐县建置最早，教育体系也相对更完善，人才培养更完备，故而会出现朱璵这样的诗作高产

闺秀。嘉兴县与秀水县文化资源相对集中，成为了嘉兴府的核心区域，所以在诗人及诗作方面数量都位居前列，且就数据来看，

两县的诗人也相对高产。桐乡县紧邻海宁州，靠近湖州府及苏州府，风光秀美且才媛辈出，与周围众多文化大族相应相彰，文

化底蕴亦是十分深厚。 

二、诗歌创作折射出的嘉兴女诗人的生存状态 

郑玄《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见闻识趣，思绪体悟，但凡有强

烈的抒发欲望，女诗人们都诉诸笔端，遣兴排闷，借诗歌记录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这些闺秀诗作就像是一部未经打磨、毛

坯状态的现场记录，女诗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信息都藉此得以反映并留存。嘉兴府是文化重镇，文化风貌自然也会在闺秀才

媛们的诗歌中展现出来。试对《柳絮集》中所收嘉兴诗人的200首诗歌进行归类分析，主要有哀叹薄命、书写闺怨、记录乐事、

体悟时世四个方面。 

(一)薄命意识的哀叹 

嘉兴众多闺秀诗人工书善画，博经通史，甚至有些女子的才胆识力远超男性。但天妒红颜，有相当一部分女诗人纵然聪慧

灵秀，却不敌命运捉弄，丰才吝遇，未能充分释放自身蕴藏的文学艺术的巨大潜能。她们或短命少寿，青春年少却无奈踏上黄

泉末路;或丧偶守寡，漆黑长夜中熬过无爱岁月;或所适非偶，在索然寂寞中忍耐精神的孤独;或贫病交加，肉体饱受着摧残与折

磨。在众多的悲苦境遇里，灵心善感的才女才妇们比寻常女子更易生发薄命悲情意识，深切体悟到命运的苍凉和无奈。薄命如

斯，诉诸于诗。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被动地承受着中国宗法制度下的节烈束缚。一旦丧偶失夫，她们或因贫

苦无依而自杀殉节，或为表心立志而寡居守节。在《柳絮集》所录嘉兴女诗人诗作中，此例不乏可见。桐乡的沈氏为姚濂聘室，

却不幸未嫁君亡，最后吞钱绝食，留下一首《绝命诗》以彰其志，诗曰:“少小曾翻烈女编，敢将心迹拟前贤。只知从一而终义，

一命追随到九泉。”［2］1914同表节烈的还有海盐朱璵的《宋烈妇行》，其“郎如青铜树，妾如青铜枝。树本既已伤，枝叶将何为?……

立志岂能移，余生胡可保?”［2］221等句将烈妇赴死殉节之心抒发得淋漓尽致。嘉兴的戴兰英婚后不久就亡夫守寡，只能带着儿子

寡居于世，有《悼亡》诗曰:“一曲离鸾唱夕晖，轻尘短梦万缘非。可怜稚子情痴甚，犹著麻衣待父归。”［2］2064其中蕴含的辛酸

苦楚令人动容。同样的还有桐乡孔继瑛的《悼亡》诗，诗云:“去年我病君还病，今日君亡我未亡。半世穷愁全不减，一生离别

此尤长。贫依八口留京邸，梦逐孤儿返故乡。最恨同来不同往，潞河烟柳剧凄凉。”［2］1626将无依无靠的寡居穷愁流露无遗。不

管是以死殉节还是寡居守节，哀怨凄凉之感荡彻在诗句中，“孤山芳草路，寒食美人坟”［2］2192，玉颜归黄土，香魂随风散，只

留下无限的怅惘与哀恸。 

薄命意识还来自于婚姻的不幸。中国古代婚姻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大量的怨偶。女性的附属地位决定了

婚后的不幸苦果只能默默独自承受。婚姻爱情的被动失意被诉诸于诗歌作品中。桐乡的颜畹思本是妙龄闺秀，后被安排嫁给吴

兴一位贵公子，但遗憾所适非偶。这位贵公子“其性蠢愚，偏多忿忌。每出则键宛在(颜畹思，字宛在)于深闺。庭凉月皓，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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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花芳，不许一至吟玩”。［3］108如此严苛的禁足束缚使得颜畹思自觉“苕中人”，“结缡而后，意不聊生，憔悴经年，遂至奄

逝”。她作诗曰“秋入重门夜似年，麝兰香尽不知眠”［2］614，表明自己度日如年;“黛痕消减两眉峰，强起临妆意已慵”［2］614，

言明无“悦己者”的失落。幸福途径被堵死，感情生活成废墟，索然寂寞中聊以度日，是这类女子的不幸写照。 

嘉兴虽为富庶之地，但仍有许多女诗人在贫穷的生活中挣扎:她们或生于贫家，自幼清苦;或家道中落，陷入颓败窘境;或因

丧夫失去了经济来源。有很多时候她们不仅要操持家中饮食起居，还要柔肩担重任，负起养家糊口之责。秀水黄媛介，夫家一

贫如洗，婚后又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为谋生计而抛头露面、奔走卖画。一双小儿女相继殒没，家破人亡使得她贫病

交加，其“囊有千诗堪寄慨，家徒四壁日怀归”“枝冷花寒莺欲徙，囊空颖秃赋难工。最嫌春去人犹在，留滞湖山但为穷”［2］

1244等诗句都道出了诗人流徙离乱间的悲戚苦楚。秀水徐锦嫁给同乡家境贫寒的朱茂才，家中穷到甚至只有一床被子。“夫馆于

外，携被以去”［3］236，徐锦只能拥絮，最终在饥寒交加中“以劳瘁卒”。海盐彭琬的“三春风雨愁深浅，病骨支离无限思”表

现的是疾病侵蚀、身体欠安的虚弱无力之状，让人叹息怜悯。 

嘉兴女诗人的艰难遭际、幽愁暗恨都在《柳絮集》所收的这些诗作中流泻而出。正如嘉善女诗人金淑所言“谁道聪明多自

惜，试看福慧几人全”，薄命意识何其强烈。所谓“诗穷而后工”，闺秀们对自己血泪的书写，对文学的热忱，给嘉兴留下了

诸多优秀的诗篇。 

(二)闺怨主旋律的吟咏 

古代女子因受环境及活动空间的限制，题材来源总显得相对狭窄，自己最为熟悉的闺阁生活自然也就成为常咏常叹的素材

对象。从伤春悲秋到思夫怀远，再到孤独感伤，闺秀们在方寸之地内吟咏着多年如一的闺怨之音。从《柳絮集》所收嘉兴闺秀

诗人的200首诗作来看，有近乎一半都是闺怨主题，透过诗作，我们亦可看到嘉兴女诗人们的闺阁生活。 

春恨秋愁是闺怨题材的一个主题。情因物感，诗以情生。石门闻璞诗云:“谁言秋月能憎恨，春月何曾解悦人。”［2］519表明

心有愁绪，望月而发。平湖陆素心的《秋晚》诗“摇落梧桐树，溪边人倚楼。清冷半塘水，萧瑟几家秋。竹立知风鹊，林棲唤

雨鸠。流光惜迟暮，谁道不知愁”［2］2189，《秋江辞》中的“忽听沧浪数声笛，芦花无迹水东流”以及《即事》中的“曲折篱墙

傍水开，落红如雨点苍苔”等都是描春绘秋、吟咏悲愁的典型。此外还有平湖朱衣珍的“绿树成阴花渐稀，小窗已暖换单衣……

年华迟暮添惆怅，不为清贫减带围”［2］189也是对伤春迟暮，美人易老的慨叹。 

离愁别绪是闺怨题材的另一个主题。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女子的依附从属地位和狭隘的闺阁生存空间使得她们关注

的核心只能是自己的夫君。桐乡孔继坤以“珍重复珍重，别绪何茫茫。……愿君知此意，奋志期飞扬。不见黄鹄举，千里任翱

翔”［2］1626表达了临行之时对夫君的期许与叮嘱，可谓情真意重;平湖屈凰辉的《送外赴试》，以“功名得失且莫论，重酌一杯君

去矣”［2］2228宽慰劝勉丈夫;而平湖陆桂芬的“梧桐叶脱雁惊霜，江北江南道路长。蜡烛亦怜离别苦，夜深泪落两三行”，以更为

直白的语言倾诉着离愁别恨。 

郎君远行，空房难守。女诗人们在绣房中独坐，在小园内彷徨，在香径上徘徊。除了离情，剩下的也就只有孤独感伤了。

嘉兴徐简《寄怀》的“夹岸垂杨卷落花，春风咫尺是天涯。重门深锁楼中燕，独有王孙不在家”［2］104流露出孤独寂寞之情，海

盐朱璵的“蟾光一片团只影，照遍幽闺分外清”［2］213以及海盐陈麟瑞的“一自檀郎赴玉京，残灯挑尽泪盈盈。黄昏又值芭蕉雨，

不管人愁滴到明”［2］473、秀水黄媛贞的“长夜一灯灺，独愁谁与言”［2］1242等都描绘出一幅夜深人静、女儿独守空房的零落画面。 

嘉兴女诗人的闺阁状态在诗中的反映大抵如此。见微知著，其实这也是清代闺秀诗人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大量闺怨题材

的诗作映射了由于生活的狭窄内囿，闺秀们的关注对象也只能是自身立足的处境，闺音浅吟多，哲理深思少。 

(三)自在乐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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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柳絮集》中所收嘉兴女诗人的诗作，薄命哀叹和闺怨吟咏等哀伤色彩的诗歌自是良多，但亦有不少记录才女才妇们

趣闻乐事的诗歌。闺秀们的生活不仅限于吟愁咏恨，她们或书画题赠，弹琴怡情;或酬亲和友，往来互答;或登山临水，娱目游

心。闺秀们努力为自己单调束缚的生活增色添彩并诉诸于诗，纵在方寸之地，亦有自得之乐。 

嘉兴有诸多闺秀都是工书善画之人，才艺俱佳。她们有着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题画之作是绘画与诗词的结合，易

受闺秀们青睐。海盐朱璵的《题小姑沁玉画秋葵便面》以“绣余工设色，写出向阳枝”［2］213表达了对作画者的赞赏，“人间富

贵浓如许，第一仙人画牡丹。妙绘传家留旧泽，写生重看笔花开”［2］215更是对作画者少英的盛赞。朱璵的《题美人吹箫图》和

《自题花里写诗图》则属自题其画以抒发感慨。据统计，《柳絮集》中收录朱璵的67首诗歌中，有21首均为书画题赠，几占总

数的三分之一，可谓书画题赠诗歌创作的大户。此外，嘉兴朱筠、秀水金鸿佶、秀水计埰均作有《题杨太夫人吟钗图》，这也

是闺秀们切磋诗词画艺、驰骋才情、促进情感交流的一种常见方式。其他诸例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嘉兴地区勾连江浙，毗邻苏杭，经济发达而又文化强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更利于诗人们的往来唱和，形成强大的江南

文化圈。清代女性结社唱和之风兴盛，故而嘉兴诸多闺秀也写了不少酬亲和友之作。平湖徐贞的《奉和槎客先生石湖道中绝句》

是对自己夫君的唱和，可见夫妻恩爱。朱璵的《答赠许定生女史》《次韵答程淡槎夫人》等是对自己好友的唱和，表现友人间

的志同道合。且根据统计，朱璵有近一半的诗歌均为酬亲和友之作，这也足见她交游之广泛。其他如嘉兴汪亮的《奉和钱香树

师对弈元韵》，沈兰的《和芳姊迁居韵》等，均为此类。这类唱和之作多以“次韵”“和诗”“联句次韵”“答赠”“奉和”

“和韵”等为题，闺秀们既可藉此砥砺诗艺、一展才华，又可互倾情愫、惺惺相惜。 

嘉兴地区风光秀美，四周诸府亦多奇山秀水。较之宋明，清代女子行动也稍稍自由。不管是随同父兄、丈夫宦游，还是闲

暇时薄游山水，抑或是因贫困离乱而不得不走出闺阁，嘉兴闺秀们确有诸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她们登山临水、吟诗赋词，写

了不少模山范水之作。秀水归淑芬的《春泛鸳鸯湖》中的“南浦通花市，西郊访鹤洲。蝶翻留过客，莺语逐行舟”［2］67流露出泛

舟湖上、历览美景的欣喜之情。海盐朱璵的《渡江》更是将身心放诸更为宏阔的扬子江，其“万里澄清流，晓日渡扬子。我乘

长风来，悠然杭一苇”［2］213细绘扬子江的清澄壮丽，尽抒内心的畅快自在。嘉善陆观莲的《辰山步虚词》云“郁萧宴罢列仙归，

彩凰青鸾各自飞。敕赐珍珠三百斛，满身璎珞绕天衣”［2］2170，以瑰奇的想象表达对仙风道韵的追求与向往。此外还有平湖陆素

心的《清溪舟中》、嘉善周瑶的《初至湖州》、平湖陆全的《湖上》等，都是嘉兴闺秀们在细腻敏感心思下的寄情山水之作。 

嘉兴女诗人们虽然不能突破性别角色的局限，也不可能消除封闭狭窄生活的烙印，但她们尝试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些雅趣之

事，追求心灵的放松与自由，也正因如此，嘉兴才留下了众多韵味独特的诗歌作品，丰富着清代的女性文学宝库。 

(四)伤古忧时的体悟 

咏古咏史、伤时忧世不独是男性诗人的常见题材，女性诗人亦有涉笔。不同于男性的家国之思，女诗人们多藉此寄托个人

的伤怨情怀。以咏古咏史的形式逸出闺房情怀，从而抒发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与思考。在《柳絮集》所收嘉兴女诗人的200

首诗中，咏古咏史诗并不算多，但可从中看出嘉兴女诗人们对突破“小我”情怀的尝试。 

平湖陆素心的《前溪为六朝教歌舞处》有云:“城郭荒凉烟树微，绿波渺渺柳依依。春风烂漫吹黄葛，愁对青山吊落晖。”
［2］2188曾经繁华热闹的六朝歌舞场地如今已是荒城草生，残阳落晖下，烟波渺渺，尾句“愁”字点明诗旨，表达出的是昔盛今衰、

人世代变的苍凉落寞之情。还有嘉善孙蕴雪的“堂前空尾毵毵，王谢亡来事不堪”。［2］526以“燕”为媒介，尽抒时光飞逝的慨

叹;平湖沈彩的“一水仍清汴，六朝非故人。花空隋苑树，歌歇后庭尘”，［2］1909也以直白的诗句表达了盛宴难再、物是人非的感

喟。 

除了睹地思情、咏叹沧海桑田的变化，嘉兴闺秀们也有对时世境况的书写。秀水黄媛介生活于明清易代的鼎革之际，乱离

之世自是动荡不平，故而有诗云“近水阴晴容易变，难听风雨过窗飞”［2］1244，暗指在当时风雨飘摇、风云变幻的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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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难有容身之处，流徙落魄之意溢于诗中。平湖陆荷清的《咏明史三案小乐府》由《梃击》《红丸》《移宫》三首诗组成，

吟咏的是明宫三大疑案，揭露了晚明时期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内斗不断的黑暗情况，其“群臣休浪语，天子证风颠”“君王

凭玉几，不遣侍臣尝”［2］2192诸句讽刺了君王的专宠愚昧和昏聩无知，表达了自己对这三大案件的看法与思考。嘉兴钱庆韶有诗

题曰《唐玄宗》，诗曰:“开元全盛如贞观，鼙鼓何缘发戎机?岂有秉钧贤相在，翻然入蜀辇尘飞。中兴差幸诛褒妲，内乱曾经

见武韦。十渐疏成垂永鍳，腹刀口蜜柰纶扉。”［2］655其诗所咏主要为唐朝的安史之乱，诗人剖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部分原因，

奸臣当道，权相弄权，后宫涉政等，唐玄宗忠奸不辨，视听被蒙蔽，最终使得盛唐渐衰，爆发了战争。诗人在慨叹盛衰易变的

同时，更多的是希望以史为鉴，避免悲剧再现，充满了对当权者的劝勉与希冀。 

从这些反思历史以及感喟兴衰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嘉兴女诗人们对女性诗歌内容及境界的拓展，她们以女性的视角品

评历史，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一定的思想深度，在柔靡轻软的风格中注入了清刚厚重的活力，丰富完善着清代的女性诗

歌创作。 

三、清代嘉兴女诗人的特征探微 

《柳絮集》中收录的嘉兴女诗人共有54位。根据《柳絮集》中的诗人小传，并参考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和施淑仪

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对清代嘉兴女诗人的生平加以了解后，发现她们主要有早慧受教、多才多艺，家族化特色和交游广

泛的特征。 

(一)早慧受教，多才多艺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是清代有名的富庶之地。繁盛的城市经济必然也推动着当地文化的

发展，闺阁艺术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得到空前发展。嘉兴是江南文化圈的黄金地带，孕育出了数量可观的闺秀诗人。她们往

往幼时早慧，蒙学受教较早，她们或受教于父母至亲，或承学于名士塾师，在早年时期就已经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平湖的屈

凰辉“幼而性慧，即事仙佛，髫龄即工吟咏”［2］2228。嘉兴的吴巽少时也是聪颖明慧，7岁时“即代母作书寄父，好读书”［1］130。

海盐的陈品闺“秉姿明秀，慧业过人，尝读《二十一史》，凡三过绝无遗忘”［1］201。海盐的彭孙倩和弟弟彭孙遹“同就塾，颖

异过人，时称双壁”［1］81。此外还有嘉兴的李璠，平湖的陆素心、陆荷清两姊妹等，都是在父母的启蒙授教下熟读诗书。博览广

涉的学习为她们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兴诸多女诗人多为官宦之后，富庶的生活为其提供了才艺增长的物质保障。诗书是必学之道，才艺是学余之属。琴棋书

画和刺绣女红等，均有涉学。未嫁受教于父母恩师，既嫁切磋于夫君朋友，嘉兴诸多闺秀的艺术水平及审美情趣都为人称道。

平湖沈彩“工诗善画，尤工小楷”［1］217，婚后帮夫君管理诗册书画，浸染熏陶中不断精进。海盐朱璵幼时在读史传诗书之余，

“尝学陈南楼老人画，得其神理，遂工花鸟”［2］212。平湖胡缘更是多才多艺，“母尝教之针黹纺纴，一日能尽数日程”，并且

随叔兄学画，“学徐黄，写生颇鲜润有致”［2］230，还常携书史自随，足见其好学聪慧。平湖闺秀鲍诗幼时从名师，姊妹四人“皆

知书、善画、能诗”［2］1819。秀水黄媛介“工诗赋，善山水”［2］1243，后没落流徙时鬻画谋生。此外，还有嘉兴的沈瑴和汪亮，秀

水的归淑芬，桐乡的孔素瑛，嘉善的金淑等，皆为工书善画、能诗作赋的闺秀。嘉兴闺阁的教育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二)家族化特色 

在《柳絮集》所收录的嘉兴女诗人中，大多数女性来自文学世家，这些文学家族一般都为科甲连绵的艺文之家。他们由科

举起家，世代为官且家底殷实，藏书丰富而又坚持诗礼传家。在家学传承方面，不光注重男子的教育培养，对于家中女子的教

习亦是十分上心，通过家教(家风与家学)和望族联姻的方式，推进着家族文化的传衍。闺秀们适龄婚配后，在夫家继续砥砺精

勤，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亲友切磋唱和、对子女教诲授艺，如此绵绵瓜瓞，在融汇承继中促进了家族文化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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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黄氏姐妹出身于风雅大家，博闻多识，世守儒学，是闻名遐迩的闺秀才媛。姐姐黄媛贞嫁与的贵阳知府朱茂时，是清

代著名诗人朱彝尊的堂伯父。朱彝尊在《明诗综》里介绍“媛贞字皆德，秀水人。先世父贵阳守副室。有《卧云斋诗集》。俞

右吉云:亡友黄鼎平立二妹。一字皆德，一字皆令，均有才名”。黄鼎字平立，是明末著名文学团体复社中的成员。朱家也是官

宦诗礼之家，人杰代出。文化大族的联姻结合促进了文学的交融和传衍。黄媛贞未嫁熏染于祖风传统，既嫁受教于夫家渊源，

诗词创作成就不俗。妹妹黄媛介也少习诗文，书画俱佳，“髫龄即娴翰墨”，12岁吟诗，13岁作赋，在当时就被称为“当代才

媛第一”。后嫁与杨世功，虽然清贫潦倒，乃至无力刊刻诗集，但这些诗篇佳作仍能藉由文人的口耳相传与广泛转载而流播甚

广，甚至传入宫禁，“故宫人亦啧啧知有皆令诗”，足见其广泛的影响。姐妹二人诗词唱和、往来互答，相关诗作在《柳絮集》

中多有可见。除此，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知，黄媛介从妹黄德贞以及德贞女孙兰媛、孙蕙媛，还有适婚黄家的沈纫兰、

项兰贞、周慧贞以及纫兰女黄双蕙等，亦是工书善画的风雅才女，由此，黄氏家族内形成了一个“女士”群体，唱和交流，砥

砺共进，家族文化得以代际传承且延绵不绝。 

平湖的陆素心和陆荷清为堂姊妹，二人皆幼时受学习艺。姐妹二人均嫁给武康举人徐熊飞，二人常有酬赠互答之作。陆素

心婚后早亡，妹妹陆荷清整理姐姐诗集《碧云轩诗》，并对姐姐的孩子躬亲鞠育，担负起家学文化的传承之责。桐乡孔氏为当

地的名门望族，世代为官，闺秀才媛辈出。据徐雁平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可知，孔继瑛、孔继孟、孔继坤三姊妹皆为

官宦之后，诗书俱通，且都与官宦望族结亲。三姊妹婚后秉持家学，常与亲友雅集唱和，所育子弟也皆出科甲，负有诗名。其

他如海盐的彭琬、彭琰姐妹，桐乡才女孔传莲和孔素瑛等，她们都是嘉兴当地望族，在门当户对的联姻下，使得家风家学不断

累积融合，渐臻醇美。 

(三)交游广泛 

嘉兴优越的地理位置为闺秀才媛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交游环境，江南乃是富庶之地，吴越自古文昌艺隆，嘉兴女诗人们有

赖于此进行文学互动，形成了强大的江南文化圈。不管是互写序跋，还是诗词酬唱，抑或是请教指点，从闺秀结社的群体活动

到文人结识的个体互动，从嘉兴府内绵延到四边州府，嘉兴女诗人们的交游形式不可谓不多样，范围不可谓不广远。 

《柳絮集》辑录的嘉兴女诗人中，交游深广者不乏其例。秀水黄媛介生于明清鼎革之际，流徙辗转于吴越之间，流离坎坷

的遭际使得她不仅在家族内部唱和互答，还和周围诸多不同身份的女诗人有诗书联谊。黄媛介曾为山阴祁氏一门四女二媳作闺

塾师，所以与商景兰的情谊十分深厚。《柳絮集》中也收录诸多商景兰母女送别黄媛介的诗作。如商景兰《送别黄皆令》，商

景兰女祁德渊《送黄皆令归鸳湖》，媳张德蕙《送别黄皆令》、媳朱德容《送别黄皆令》等，甚至《柳絮集》中收录的商景兰

女祁德琼的32首诗作中，有六分之一的诗篇皆为黄媛介而作，足见深情厚谊。另据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邓汉仪《天下名

家诗观》及施闰章《黄皆令小传》等相关资料记载，黄媛介还与闺秀名媛如绍兴的吴山母女，王端淑姐妹，苏州的沈宜修母女，

名妓歌女如嘉兴的柳如是、绍兴的李因等皆有文学互动，从地域范围到身份层次皆很广泛。此外，当朝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

毛奇龄、施闰章等，或为其作序，或为其题跋，或为其立传，王士祯亦不吝赞赏，对其奖掖有加，黄媛介也为李渔戏曲《比目

鱼》《意中缘》作过序，黄媛介与文士名流的交往由此可见一斑。作为“秦淮八艳”代表的柳如是，也是嘉兴著名的女诗人，

《柳絮集》中录其诗作5首。柳如是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的名妓身份，能够活跃于男性社交空间，陈子龙、李

待问、宋徵舆、钱谦益等江南文士皆与之有交。柳如是嫁与钱谦益后，更精勤诗词，与密友黄媛介及其他文人多有唱和，实现

跨地域的文学交流。嘉兴的戴兰英嫁给了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族弟袁舒亭的次子。作为清代奖掖闺秀诗人的典型代表，袁枚对闺

秀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他在《小仓山房诗集》里有《题侄妇戴兰英秋灯课子图》，并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为戴兰英作传

选诗，《柳絮集》中也收录了戴兰英为袁枚作的《随园夫子惠题秋灯课子图志谢》。戴兰英也藉袁枚女弟子身份的便利辗转于

诗词结社与文人雅会之间，尝试着多样的文学活动。余则如“尝往来唱和”的平湖陆素心，借助夫君与当世文人交流的平湖徐

贞，创作大量题赠诗作的海盐朱璵等，皆广结诗友、砥砺精进。嘉兴女诗人们并不满足于狭小范围内的闺秀结社，她们努力突

破性别、身份、地域等多重限制，以期实现更为深广的文学交流。 

通过对《柳絮集》中所收嘉兴女诗人的分布情况、诗歌创作、生存状态以及特征特色的探究，我们已经对清代嘉兴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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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嘉兴各县的地理位置及特性使得闺秀及诗创的分布出现了不平衡。透过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我们

又窥探到清代嘉兴闺秀们的生存状态，不管是吟悲叹怨，还是歌乐寄思，闺秀们的诗歌创作实际已经突破闺阁的界限，进入到

更广泛的社会范畴之中。女诗人们对自己生活及思考的记录投射出其鲜明的主体意识。她们早慧受教、工书善画，婚配之后又

担负起家学传承的责任，促使家风与家学扩散，书香与风雅延绵。 

清代嘉兴府不辖海宁州，海宁当时归于杭州府辖域，如今却是嘉兴市的有力一翼。《柳絮集》中存录海宁州女诗人51人，

诗作154首，可谓风雅重地，其吟哦咏叹虽不过对自己喜乐悲愁、思绪体悟的书写记录，但却对嘉兴地区的文化传承意义重大。

本文因循清代疆域划分，并未将海宁州纳入探讨，若合而论之，则嘉兴闺秀远迈其他诸地。闺秀们在嘉兴这块灵秀宝地上一展

才情，吐露芬芳，为江南地区乃至清代的文苑艺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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